
【摘要】 梳理2021年微博热搜中的消费事件，可以发现“鸿星尔克”“玲娜

贝儿”“消费主义逆行者”等高频关键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青年

消费行为出现了情感消费、社交消费和逆向消费的新动向。这些新动向反

映了当代青年对公平发展的需要、对社交情感的需要、向真实需要的回归，

既是消费社会形塑的结果，也是青年主动回应（包括适应与反抗）消费生活

的结果，亟需在守正创新、“育”“化”并举、疏堵结合中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

【关键词】 青年 消费行为 新动向 微博热搜

随着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显著提升，我国青年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消费行为呈现多元

化发展态势。青年的消费行为既书写着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也反映出青年的消费观念、

生活态度等，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跟踪研究。本文基于对2021年度微博热搜中的热点消费事

件的分析，梳理当代青年消费行为的新动向，分析其背后的成因，探讨具体引导路径。

一、当代青年消费行为新动向

当代青年消费模式具有明显的网络化特点，因此青年聚集的微博、小红书、豆瓣等都是观察

当代青年消费行为的重要窗口。梳理2021年微博热搜中的消费事件，可以发现“鸿星尔克”“玲

娜贝儿”“消费主义逆行者”等高频关键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青年情感消费、社交

消费、逆向消费三大消费行为新动向，构成2021年青年消费行为色谱上的三大主色调。

（一）情感消费凸显

所谓情感消费，指的是人的消费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因情感驱动消费的特征，消费的目的指

向的不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而是人的情感需要。2021年几个国货消费热点事件——从3月“新

疆棉事件”后对李宁品牌的追捧再到7月对鸿星尔克的“野性消费”景观——都反映了当代青年

的消费行为出现了“情购”动向，体现出我国青年开始从占有物质的“欲购”转向通过消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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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传递社会温暖、彰显家国互助精神等的情感追求。在2021年的国货消费事件中，我们可

以看到当代青年情感消费具有两大特征。

第一，当代青年的情感消费彰显了民族凝聚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西方发达

国家往往在经济竞争中植入政治上的较量，一些敌对势力以商品为载体、以消费为切入点对我国

进行意识形态攻击，这些反而激发了当代青年在爱国情感驱动下对国货的支持性消费行为。比

如“新疆棉事件”中青年对李宁品牌商品的购买热和对多个涉事外国品牌的强烈抵制，相关发声

及消费行为无不体现了当代青年最朴实的爱国之情，彰显着民族凝聚力。

第二，当代青年的情感消费表现出了感召力。当代青年通过对国货的“野性消费”，不仅表

达着强烈的爱国情感，而且表达着对弱势民族企业的大力支持。2021年河南暴雨发生后，“左

脚鸿星尔克，右脚贵人鸟，早饭盼盼、达利园面包，午饭白象方便面，下午开着奇瑞去蜜雪冰城，

晚饭时喝汇源果汁，国货YYDS”成为转发率极高的微博热门跟帖，这些消费实践和话语里内含

着当代青年认为“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的“恻隐之心”。与之相对，网友对某些

国内大企业表达出了不满和质疑，认为“大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该捐，多捐”。总之，

当代青年在公平正义感的驱动下对弱势民族企业的大力支持，反映出当代青年用消费引领社

会风尚的感召力。

（二）社交消费盛行

社交消费，指的是为维系和发展情感关系、社会关系而进行的消费行为。如果说“鸿星尔

克事件”反映了当代青年的情感消费动向，那么“玲娜贝儿热”则折射出青年的社交消费动向。

一方面，对物的消费是突出社会交往的关系需要而非个体使用。基于维系社会关系的主

导性需求，在社交消费中当代青年选择以礼物为中介建构并稳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对物

的看法表现为“物质在人们的眼里只不过是创造人际关系的手段”［1］。从玲娜贝儿火爆的原因

可以看出，最接近人类自然本性的两大交往需要是当代青年社交消费转向的关键所在。一是

为爱情买单。在“#当男朋友认错玲娜贝儿#”的热搜评论中，“认识玲娜贝儿大概是每一位男朋

友的必修课”［2］，体现了当代青年在塑造玲娜贝儿这一顶流的爱情符号中所意指的亲密关系需

要。二是为友情消费。与青年抢购的其他玩偶不同的是，玲娜贝儿不仅是爱情的纽带，还是表

达友情的流行载体。在2021年“爱她就为她买玲娜贝儿吧”这句流行语中，被“命令”的对象不

光指向男友，还有闺蜜，所以有“喜欢玲娜贝儿，我们就是好朋友”“让我看看谁还没有给闺蜜送

玲娜贝儿”等评论的出现。尤其是将玲娜贝儿与星黛露的闺蜜之情映射到现实生活中贾玲与

张小斐等明星的姐妹之情，这进一步体现了当代青年在消费中所表达的对友情的渴望和重视。

另一方面，对物的消费是强调关系炫耀而非地位炫耀，意指圈层融合而非阶层区划。有

网友坦言：“玲娜贝儿现在成了一种时髦的象征，在我周围，如果谁能够收到闺蜜或者男朋友

送的玩偶，或者能去迪士尼拍一张和玲娜贝儿的合照，是足以让所有人都羡慕的事。”［3］在这

里，青年的消费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4］，即玲娜

贝儿的使用价值并非个体绝对需求，其背后代表着的社交属性才是消费的真正目的。在这

里，青年希望炫耀的不是社会地位和阶层区划，而是炫耀所拥有的关系，获得同辈群体归属

感。除此之外，青年购买玲娜贝儿也是为了参与话题讨论，它与近几年流行的盲盒、手办等单

品一样是青年迅速开启交流、进入流行话题空间的钥匙。所以，“玲娜贝儿热”是当代青年消

费行为社交化的典型现象。

（三）逆向消费初兴

逆向消费是指在当代青年群体内出现的抵制消费主义、倡导并践行极简主义和新节俭主义生

活方式的消费行为，在青年消费行为的坐标系上划出了与消费主义逆向的象限，且影响力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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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认知层面警惕消费主义陷阱。消费主义既是一种行为、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价值观

念、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消费主义，表现为过度消费、盲目消费。作为一种价值观

念的消费主义最早起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张消费即幸福的生活理念。我国青年的

消费主义实践集中体现在每年的“双十一”等各类购物狂欢节以及衍生出的“剁手党”等流行语

中。而与往年相比，2021年的“双十一”显得较为冷清。有数据显示，20.4%的Z世代没有参与

“双十一”，超4成的Z世代为父母下单［5］。在逆消费主义实践中，当代青年表达出“不做冤大头，

不盲目跟风，不被消费主义裹挟”的主张。其中有因自身思想转变带来的自觉转向，诸如近几

年在豆瓣上成立的“不要买｜消费主义逆行者”“今天消费降级了吗？”“极简生活”等小组，成员

均突破30万人。小组成员自称“理智鹅”，看重各类商品的性价比，而不是商品符号价值带来的

心理溢价。也有因受他人影响而扭转的固有消费认知，比如有青年网友直言“逛了一下消费主

义逆行者小组，买东西的欲望直线下降”［6］。如果说以前青年流行被“种草”，那么现在越来越多

的青年主动通过网络交流完成“拔草”。

二是在实践层面解构消费主义套路。广告是消费主义者追求新商品和流行时尚的重要推

手。近几年，在各类广告精心塑造的“镜像他者”与制造的幸福“伪构境”中，当代青年被贩卖焦

虑的消费主义叙事术语所牵制。而在逆向消费中，不少青年出于对广告套路的“人间清

醒”，试图对消费主义的话语规训进行揭露。比如2021年出现的“#双十一买买买防套路指

南#”话题中，对“有XX牌的夏天才完整”“女孩要和GUCCI一起玩”等“矫情美学”式的消费

主义话术总结［7］。与此同时，在逆向消费中当代青年尝试生成反消费主义的叙事话语和策略，

比如2021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这一新梗的火爆，一些网友主动去消费逆行者小组“取经”，分

享克制消费的小技巧，推荐关于消费主义的纪录片。

三是在目标层面回归个体真实需求。消费主义通过制造伪需要，混淆需要和欲望的界限，

主导对美好生活的界定。但“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这一问题必须由一切

个人自己来回答”［8］。当代青年的逆向消费着重关注个体的真实需要，具体体现在当代青年对

社交媒体KOL（Key Opinion Leader的简称，意为“关键意见领袖”）意见的“脱敏”，尤其是2021年

在细数了小红书上的分享存在景点假、人设假、“种草”假“三宗罪”后，众多“理智鹅”呼吁组员

“分享买过的踩雷品、智商税品、伪需求品”。

当代青年消费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复杂色谱，上述三个动向只是其中三种主色调。一方面，

西方消费主义、消费社会理论能够描述和解释当代中国青年消费行为的某些特征，比如随着消

费能力的明显增强，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要后，当代中国青年也开始追求消费行为的社会意

义，“人们不再倾向于关心消费的结果，也即不再仅为维持生存与发展而消费，而是更追求消费

行为本身的社会意义，比如以消费行为显示自己的财富、地位及趋时或超前观念等等。”［9］另一

方面，需要注意中国青年消费行为具有本土化的特色。比如符号消费是消费社会的基本景观，

在西方消费社会语境中，商品的符号主要表征品味、格调，指向阶层的区分、身份地位的建构；

而在中国青年的符号消费中，商品的符号除了具有身份建构的价值，还指向爱国、趣缘、爱情、

友情等象征意义，通过这类符号消费青年寻求着民族身份归属和在圈层中的同辈归属。

二、当代青年消费行为新动向的成因分析

形塑当代青年消费行为的原因有多种，本文的切入点是青年的需要，因为消费本身是人满

足某种需要的过程，青年消费行为的转向必然蕴含着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变化。而人的需要

是历史的产物，受到人的发展阶段的影响，当代青年消费行为背后的需要与我国现代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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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及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影响密切相关。

（一）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青年对公平发展的新诉求

巴特在《物的语义学》中提出，一旦物品进入消费的社会程序，就会传递比功能（即使用上

的目的性）更多的意涵，一个物品是本义（denotation，即它的功能）和引申义（connotation，即意义

剩余）的结合。物品的引申义或者说意义剩余存在于物的隐喻和物的分类这两组坐标交汇处，

换言之，一个物要获得引申义或者其引申义要得到表达，就需要放入“物的体系”中。所谓“物

的体系”，指的是“其结构由符号组成，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个由差异、对立和对照所组成的

系统”［10］。鸿星尔克的本义是衣服、鞋子等所具有的穿、行等使用价值，但在“野性消费”实践

中，它传递了更多超过其使用价值的引申义。正如有网友所言：“这样的国货品牌，且不说质量

好，就算质量一般，我也会支持一下”［11］，表现了消费行为出现物的隐喻与物的分类的符号指涉

功能，具体指向爱国、对弱势企业和人群的支持，表达着广大青年消费者对公平正义的诉求。

这一符号指涉功能主要生成于两大对照中。

一方面，出圈国货与辱华大牌之间的对比促使当代青年将物的使用延伸为消费领域的爱

国主义行动。近年来，在经济腾飞中崛起的国货品牌不仅重塑了当代青年的民族自信心和自

尊心，也推动了他们一改过往对国外品牌的盲目崇拜。从“仰视一代”到“平视一代”转向的当

代青年在遇到“新疆棉”、国外品牌辱华广告等情形时，很快便激活了爱国消费、忠诚消费与自

信消费的隐喻符号。

另一方面，良心“草根”企业与巨头企业之间的比较推动当代青年用消费传递追求公平正

义的呼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代青年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与权利意识不

断增强，对市场经济发展所暴露出的公平正义问题的反映也越来越强烈。鸿星尔克在青年心

中的形象是“濒临破产”“自身难保”、经济实力弱、竞争优势小的民族“草根”品牌，但它却以慷

慨仗义的姿态展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其捐款金额与市场地位的不匹配瞬间引爆了青年对

“弱势群体”的同理、同情之心。在网友们“低调的我都替你着急”“连官微会员都舍不得充”的

“意难平”中，不仅将鸿星尔克的微博会员一下子充到了2140年，还发出了希望在国内市场获取

巨额利润、影响力大的巨头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呼声。在这里，“希望（wish）取代欲望

成了消费的推动力量”［12］，实际上当代青年在用这类新消费实践表达“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3］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当代青年原子化存在方式带来的对社交情感的强烈需要

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加速，越来越多的青

年从传统有机的血缘、地缘共同体中脱离出来，成为机械化聚合的城市社会中的原子化存在。

当代青年对“玲娜贝儿”等情感化商品的消费实际上映射出这种地缘空间隔离带来的人际关系

疏离、主体精神游离与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社交情感需要之间的张力。在这种消费实践中，物

品以某种“人为”的语义存在于彼此的关系中，人对物的消费（享用）过程则指向由物连接起来

的社会关系。

其一，资本在物的生产中，将物的语义转译为人的形象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面向，赋

予消费物以情感的象征性表达意义，以此迎合青年的内在情感需要。凭借对玲娜贝儿的外观

设计与性格特质、生活故事的虚构性修辞设定，迪士尼这一商业帝国将之化身为女明星、好朋

友的代名词，使之成为一个鲜活的反映当代青年想象中的主体存在样态，尤其通过对其赋予

“治愈”“可爱”“元气”等注释，瞄准了现代消费者内心存在的情感缺口，通过积极使用星黛露与

玲娜贝儿的闺蜜之情来塑造玲娜贝儿作为礼物赠送的象征意义，“在赋予商品以情感意义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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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消费者建构成一种情感实体，从而使消费成为一种情感行为，并使消费者的身份合法化

为受情感驱动”［14］。这一过程契合了马克思在物化理论中所揭露的人与人的关系由物与物的

关系来表达或者遮蔽的实质，即人的存在与人的交往由玲娜贝儿这一商品来表征和转译，人的

社会关系由物来中介，由一个独立于人的物体系、象征体系来调节。

其二，当代青年在物的使用中弱化了消费的个体化享用功能，突出了互动共享的过程，以

此满足自身的社交需要。比如，青年消费者在对玲娜贝儿的使用中，不仅仅局限于它作为一

个毛绒玩具的客观有用性层面，也不是仅仅局限于个人观赏、收藏等私人享用层面，而是在

拍照分享、打卡分享、话题讨论等一系列过程中发挥其融圈功能，消费的目的最终指向的是

获得圈层认同、朋辈群体的集体归属感。喜欢玲娜贝儿的粉丝彼此以“妈粉”互称，日常活跃

于微博超话等社交平台，以分享玲娜贝儿视频、弹幕讨论、创作表情包、画插画等方式展现个

人趣味，共建与玲娜贝儿的专属故事，并以此作为社交“硬通货”。再如，“喜欢玲娜贝儿，我们

就是好朋友”，生产并参与玲娜贝儿的相关话题就是快速融入圈层的一种社交手段，圈层内成

员在收获心理共鸣与情感反馈的同时获得群体认同与集体归属感。总之，情感需要“如星云

一般环绕着人们，构成一种可感触的氛围，把人们集合在一起，形成‘可感触的关系’和‘弥散同

盟’”［15］，对某种商品的趣缘，将原子化的青年粘合为一种情感共同体，借助社交平台有了“在一

起”的情感体验。

（三）当前网络消费存在的问题引发青年向真实需要的回归

正如《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所言：“互联网深刻塑造了青年，青年也深刻影响了互联

网。”［16］一方面，网络技术引导青年的消费行为，助推消费主义文化的弥漫；另一方面，当代青年

意图找回个体的真实需要，积极刻画衡量真实需要的尺度。

首先，在网络购物平台上，算法推荐将商品置入了配对系统，让消费者合乎“逻辑性”地从

一个商品走向下一个商品，使消费者的需要生成与满足退化为一种单向搜索与偏好茧房。也

就是说，网络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阅读轨迹与浏览行踪创造一部代码词典，基于大数据中的相似

用户画像及相似物充分挖掘人的潜在消费习惯，这好似提供了一部精准满足需要的解读手册，

实则却是一部超越用户真实需要的操纵手册。其次，在网络直播平台中，情境氛围打造了消费

进行时态的想象空间，创造了一种弱联系、强互动的虚拟“共在”。在直播间，迟疑等候的消失

与互动边界的隐匿让个体必须通过抢购、追购以及持续刷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每一个即刻被

满足的欲望不断被强化，滚动的留言以无声胜有声的形式推动消费氛围随时达成顶点，启动消

费者害怕错过的心理机制，刺激消费者落入快速下单的激情反射中。最后，作为社交平台，网

络成为青年消费过程中晒、打卡、话题互动行为的重要媒介，日益让消费这一在私领域的享受

行为变成在网络空间公领域的展示行为，让消费衍生出打造人设、建构身份认同的文化功能。

实际上，在网络消费方式中，网络不再是纯粹的媒介，而是一种组织主体，它“同时作为自

身循环反复地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使当代青年“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

生产”［17］，并参与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18］的形成和运转。在网络消费方式

中，当代青年被过滤式推荐、驯化式宣传、病毒式传播等问题所围困，越来越多的青年感受到真

实需要与虚假欲望之间的矛盾、在消费中主体性声张和反噬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促使青年

消费自主意识的生成，加之其超强的网络行动力与网络表达特性，消费主义逆行者开始探寻真

实的自我需要。因此，从当代青年结伴而成的消费共享同盟中可以看到，通过塑造“人间清醒”

的自我形象，运用反消费主义的叙事话语进行消费权利的表达，以此描绘真实需要的满足尺

度。比如，在不做“冤大头”而做“理智鹅”形象下对一些大品牌的祛魅，是在物的层面追求高性

价比的务实性满足。又如，借中国人的形象与商家建立身份信任，期待在消费中得到“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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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骗中国人”的灵魂保证，是在交往层面追求真诚服务的体验性满足。再如，在“过来人”的形

象下，通过心得分享倡导追求极简但不是“断舍离”的消费风格，是在精神层面追求悦己悦心与

自我品味的个性化满足。

三、当代青年消费行为的引导路径

当代青年的消费行为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发展，既是消费社会形塑青年的结果，也有青年主

动回应（包括适应与反抗）消费生活的结果，其中既有彰显民族自信、传递社会温暖的积极价值，

也有盲目、过度、炫耀式消费导致青年奋斗目标偏向、奋斗动力消解的问题。我们需要正视当代

青年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针对当代青年消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积极引导。

一是守正创新，引导当代青年追求新节俭主义消费风尚，结合劳动教育开展新节俭运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19］一方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

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是需要守正的传统。另一方面，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路径，所以需要给勤俭节约的

传统美德赋予时代内涵、青年特色，倡导新节俭主义，开展新节俭运动。新节俭主义首先新在

内涵，不是让当代青年体验物质匮乏时代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不加区分地反对所有追求生活品

质的消费行为，而是要针对当代青年野性消费中的浪费、社交消费中的情感物化问题进行纠

偏，提倡绿色低碳、简约适度的可持续性消费风尚。新节俭主义还新在主体上，即赋予新节俭

运动以青年的力量。要充分利用当代青年在情感消费中所展现出的社会责任感、在逆消费主

义实践中对真实需要的探讨，使其在新节俭运动中发挥主体作用，让青年对富有家国情怀企业

的支持、对真实需要的回归成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消费宣言。

二是“育”“化”并举，引导当代青年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从纯物质消费走向多元的文化消

费。所谓“育”，是要在教育体系中有针对性地加强现代财富观教育、劳动观教育与心理健康教

育。财富观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当代青年在经济发展中有正确的财富认知和运用金钱的能力，

在商业广告的“驯化”中有明辨是非的观念和理性消费的意识，在带有网络特点的消费模式中

有信用消费的知识储备和规避风险的技能本领。劳动观教育的重点是结合新时代劳动形态的

变化，针对当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深入阐释“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光荣属于劳动者，

幸福属于劳动者”［20］的社会主义劳动观、幸福观，引导青年自觉抵制“消费即幸福”的错误观

点。心理健康教育则要在切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基础上，关注当代青年的情感需求、

社交需求，以“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1］为落脚点助力青年的消费行

为转向。所谓“化”，是化育于无形的濡化，即培育当代青年消费观念必须嵌入日常消费实践

中，把青年享受美好生活的强烈诉求转化为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行动。比如，在家庭层面利用

“小当家”的实践方式锻炼理财能力，在学校层面提供多种形式的勤工俭学岗位并构建激励性

机制，在社会层面鼓励文艺创作者和文化企业生产、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项目，引

导青年从有限的物质追求转向无止境提升人生境界的精神追求。

三是疏堵结合，净化当代青年的消费环境，加强供给体系适配性建设和乱象治理。“疏”

是尊重当代青年的消费需求，以其时代特征与消费偏好作为消费变革的驱动力。《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形成需

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其中包括“适应个性化、差异化、品质化

消费需求”“开展中国品牌创建行动，保护发展中华老字号，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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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体措施［22］。换言之，就是要在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中，让当代青年的爱国主义消费实

践、社交消费实践与逆向消费实践背后的正当发展需求、认同需求与真实需求得到高质量

满足，从而促进消费经济的良性循环。“堵”是基于法律监督制约下的“硬”手段，“疏而通之”

离不开“强而制之”。如果说2021年青年创造的“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的流行语是对商家诱

导消费、虚假宣传的话语抵制，那么青年自发的逆消费主义行为则是对资本无节制创造消

费欲望等消费乱象的行为抵制。目前，国家已经开始治理各种网络消费乱象，多次对网络

上的炫富之风进行批评、对直播带货问题进行规范、对宣扬过度消费的平台实施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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